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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8月11日，上海东方航空公司飞行员、法轮功学员袁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详述他做出留在美国的决定的来龙去脉。


已在东航担任驾驶员18年的袁胜，8月8日在飞机起飞前向机场的一名工作人员讲述法轮功受迫 


害的真相，并介绍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劝人退出中共遭告发，被赶到的警察扣留。由于机组在飞机起飞前已经无法换人，在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坚持下，袁胜随该航班于美国西部时间8月8日中午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8月9日中午，袁胜因忧虑回国遭迫害，宣布离开机组，在美国寻求庇护。


*因修炼曾遭迫害


   袁胜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他是1997年底，98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那时他刚刚30出头，但由于长期繁重的飞行任务，每个月都有二十多天在国外，整天倒时差，吃不好睡不好，身体弄得很差，平地上走几步都觉得很累，满口的牙齿都开始松动了，当时他就觉得生活没多大意思了，对未来也有些绝望。


    就在这时，有次飞行到了洛杉矶，一位前同事把法轮功介绍给他，并带来了《转法轮》，说这对强身健体很有效的，很多人都在炼！回国后，他发现自家小区里就有人炼法轮功，于是就开始学炼，尽管当时工作忙，炼的不多，但很快他的身体就大有改观。增强了他对生活的信心。


    99年7月20日那几天，他从美国飞回上海。刚一到家，单位就把他们几个炼法轮功的人找去，专门办了一周多的强制转化班，每天都强迫他们读各种污蔑法轮功的报纸，天天看不实的宣传。单位每天找他谈话，不写放弃法轮功的保证，就不许再开飞机。


   袁胜说，“我心里难过极了。记得有一天我哭了，这是我长大记事后唯一一次流泪：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就不许炼呢？最痛苦的是，由于家庭和单位的多重压力，最后我违心地写了个不再炼功的保证。”


    袁胜说，这些年他周围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遭遇他也听说过很多。远的不说，就说前不久的上海亚太经济合作高峰会，表面上上海没对法轮功采取什么镇压，其实背地里抓了很多人，光他家附近的吴中路一次就抓了好几人。（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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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锦州市解放军205医院做了568例肾移植手术的军医陈荣山。





如果那个被绑在床上的人是你





东航飞行员袁胜述留美真相





袁胜在新闻发布会上





《九评共产党》，是一本解体中共的“奇书”、一本“改变世界的书”。 自从该书2004年11月出版后，到2006年9月1日已超过1308万人出共产恶党及其相关组织。











二百多名亲友申诉


要求释放遭绑架亲人


�【明慧网】黑龙江省大庆市泰康县朱仰于2006年6月30日被“610”（专职迫害法轮功组织）头子李世林等5人闯入家中绑架毒打、非法劳教，二百多名亲友依法申诉，要求追究李世林等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依法立即无条件释放朱仰和并公开恢复其名誉，赔偿由此给当事人及家人造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损失。下面是申诉状部分内容。


    朱仰和，男，47岁，泰康县胡吉吐莫镇敖包村农民。2006年6月30日上午9点多钟，他干完活刚回到家中休息，“610”头子李世林等一行5人闯入朱仰和家，没说几句话就开始野蛮抄家，所有房间被翻了个底朝天。当时抄走了一张李老师的像，一张山水壁画，上面贴着一张法轮大法好的小卡片，一本《明慧周刊》等。当着朱仰和家人的面， 李世林毒打了朱仰和。


    朱仰和被强行劫持走了，妻子急病了，两个年近20岁的女儿急的直哭，曾到县“610”去找人却不让见；两周后听说转到大庆看守所了，于是到大庆市看守所去找，看守所却说没有此人；三周后，家人找县公安局副局长包玉柱，说送绥化劳教所劳教了。这一切抓捕、关押都是非法的，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和依据。


朱仰和是靠耕种土地生活的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上有老，下有小。前些年他得了肾病、胃病等多种疾病，一家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更无钱求医。修炼法轮功后不长时间，没吃一片药所有的病全好了。日常生活中，他按修炼人的标准对待他人，真诚、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从来不坑人害人，亲友邻里们都愿和他相处。这样的好人犯了什么法？人要都这样天下就太平了。可这样的好人反倒被无端的抓了起来。


他的女儿到劳教所见到他时，他说在泰康县时“610”头子李世林还毒打了他，刑讯逼供。如今街头巷尾的人们都议论说：“把炼法轮功的人，特别是农村中老实厚道炼法轮功的人给绑走后，能对上血型就活摘他们的器官盗卖，据说实实在在查证了的就有数千法轮功学员，把他们的器官摘取后焚尸灭迹”。对此我们所有的亲友万分担忧，要坚决一追到底，别以为我们乡下人都好捏。他炼法轮功是个人信仰，是我国《宪法》允许的。必须依法立即无条件释放朱仰和，他没违犯任何法律。


附200多名亲友签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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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国外邮箱给eo@att.net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 劝告锦州205 医院活体摘取 


         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们








锦州大法弟子贺玉珍讲真相遭绑架





锦州大法弟子贺玉珍于8月22日上午11点多钟，在永安社区附近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天安派出所警察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拘留所。


    希望正义人士予以关注和给予帮助。


    锦州市天安派出所 电话：0416-2323311





（接上页）


*在巴黎声明退出中共


    2005年3月份，袁胜飞至巴黎，在他住的宾馆曾看到那里放了好多大纪元报纸和《九评》。是中共党员的袁胜说，“我当时看到了之后，觉得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眼见这个恶党组织迫害那么多法轮功同修，我不能再留在这个邪恶组织里，我马上到宾馆一楼大厅，拨通了大纪元上的巴黎当地退党服务中心联系电话，用化名声明退出中共。”


*机场风波


2006年年8月8日，袁胜担任MU583/586航班的双机长之一。那天下午2点多，310多位旅客已在登机，他看见一个地面负责安全检查的小伙子，站那没什么事，就上前打招呼。听他口音是山东老乡，就跟他谈起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中国发生的退党潮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并劝他退党。他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后来小伙子走开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带着四个穿制服的机场警察来了，要把他带走。


当时乘客已经全部登机了。在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坚持下，警察只好让袁胜登机了，但对他说“等你从美国回来再来把事件经过交代清楚”。


袁胜说，他觉的让人看到九评非常重要。“很多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谎言中，尤其是年轻人都不知道真相。九评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每个人看过九评后都会从中共谎言中走出来，不再被欺骗。”


*内心的抉择


袁胜说，“这飞行一路上我思前想后，以前我常来美国，我从来没想过要留在这不回去了，因为我在国内生活条件很优越，再说我是有家有口的人，哪能说走就走呢？但这次我越想越不是滋味。因为九评是共产党最怕的事，我讲的就是九评和三退，是最敏感的话题了。想明白这些后，我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于是萌生了留下来的念头。”


袁胜随该航班于美国西部时间8月8日中午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8月9日中午，袁胜宣布离开机组，在美国寻求庇护。


*同事的祝愿


袁胜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敦促中国当局善待他的机组同事和家人，不要株连他们。


袁胜的几位东航同事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谈到他平时的为人，都说袁胜是个很好的人，很善良老实的人。“他为人很好，人品很好，很忠厚老实的一个人，不会讲假话。”“他很善良的，对朋友、对同事都是很和气的。工作很努力、很敬业的，安全性很好，没有出过事故。”


他的一位同事表示，“无论怎么样，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很平安；无论怎么样选择，希望他一切都好。”◇





袁胜述留美真相





看了“新唐人电视台”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同时我也不由的想到了自己一段的经历。


我本科时学的是动物生理，很接近医学，经常要用动物做活体实验。那时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蟾蜍和兔子。印象很深的是做兔子实验时，给兔子打上麻药，麻药要适量，太多的话，没等实验结束动物就死了，太少的话，实验过程中兔子突然醒来，会发出很痛苦的叫声（在此之前我根


本不知道兔子会叫），让人不寒而栗。等兔子失去知觉时，把其绑在实验床上，开始解剖试验，也是开膛破肚，实验结束后，剪开颈动脉，使其流血而死。我们实验中只有一次兔子醒来，赶紧补麻药，减少它的痛苦，但是它的叫声却让我们的手都发抖了。


当时有一位同学说：如果是我们被绑在这里，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被开膛破肚做实验，那是什么感觉？她的一句玩笑，却让我们陷入了深思。虽然当时学生都不相信轮报的事情，也不相信在当今社会真的有人会把活人开膛破肚做实验，但是人性的良知让我们觉得这确实是很残忍的事情。毕业时，我们都惊恐地发现，我们已经对这种实验很习惯了，杀动物时毫不手软，不再有那种心颤的感觉，而且好象什么动物在我们眼里都一样，是试验品。如此发展下去，我们都担心自己会善良不再，变成“冷血杀手”，甚至有人说：我们最后这样会不会觉得杀人也不可怕了？我们不敢想。也有男同学说：决不娶学动物生理的女生！因为说不定哪天晚上她梦游起来，把自己当动物给做了实验！（我们班女生比男生在做实验时更麻利，主要是想尽快减轻动物的痛苦）当时同学都很善良，虽然只是一些玩笑，但是大多数同学毕业后还是纷纷转至分子、微生物或生化等专业。当然，我不是否定这个专业，只是谈我们这些当事人的心情。


那些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我只想问一问：如果那个被绑在那里任你们宰割的人是你，你是什么感觉？当你那一刀割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一刀有一天也会割在你身上？也许你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可是你知道了这么多秘密，如果中共有一天要彻底消灭不可靠的证据，认为你有可能泄密，把你也秘密关起来，以他们的丧心病狂，你也许也会成为“器官捐赠者”。


人性本善。我相信每个第一次作这种工作的人内心都会颤抖，可是作多了的时候，也许就真的把人当材料而不再颤抖，其实你不知道，这时的你已经和魔鬼一样了。你再这样下去，会不会哪一天晚上梦游，把自己的亲人也……


我不想诅咒那些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我只想劝你们扪心自问：如果你是那些被绑在床上的人，你该怎么办？如果你人性尚在，请帮助这些人，站出来揭露那些邪恶，为自己赎罪。	














